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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空间是产业各部门、各要素、各环节在地域上布局所形成的空间形态与组合关系。产业空间

既是企业组织、资源要素、生产能力在地理上的投射，也是区域空间系统中的有机组分与功能单元。

因此，无论是为了寻求最佳的布局区位，提升产业发展绩效，还是为了平衡生产力的集聚与扩散，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空间都需要以自组织或者他组织的方式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要

素的正向耦合与空间契合。作为经济大省，江苏擅长将产业空间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城市职能转

型、区域统筹发展进行互动配合，按照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思路，推动产业发展要素在空间

上有序转移、合理配置、优化组合，以实现空间组织的“效率”与空间使用的“公平”。

一、产业空间优化的理论与研究背景

产业空间优化涉及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公共管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多个学科，虽然未有独立

的理论体系，但却可以从区位论、地域分工理论、要素流动理论、空间组织理论中汲取营养。在西方，

对于产业空间优化的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学者将成本

江苏产业空间优化的实践模式与动力机制

方维慰

内容提要 为了实现生产力的科学布局，江苏以区位论、地域分工理论、要素流动理论、空间组织理论

为指导，以点-轴开发模式、梯度推移模式、产业园区模式、产城融合模式、都市圈协作模式为路径，以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生产组织演化更新、资源环境倒逼机制、信息网络技术渗透、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城市空间管控

治理为动力将产业空间优化与城市有序扩张、区域融合发展紧密结合，协同推进，成效显著，具有较强的借

鉴与推广意义。

关键词 江苏经济 产业空间优化 点轴研发 梯度推移

方维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 210013

本文为2016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江苏省以产业结构调整

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研究”（批准号：2016MSJ010）阶段性成果。

256



江苏发展

江苏社会科学 2017/5· ·

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视为产业空间优化的目标；在资本主义扩张与垄断阶段，将市场规模的最大化视

为产业空间优化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今天，新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不

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外部性等概念来解释产业内贸易、产业集群等新空间分工现象[1]，学者们以

人地关系的和谐作为产业空间优化的方向，同时，赞成通过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双向机制来完成

“优化”。近年来，结构主义、行为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管理学派加入研究队伍；GIS技术、系统

工程、遥感信息系统等被广泛应用，产业空间优化的研究更加多元化、更具科学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空间变化剧烈，引发学者对于产业空间如何优化

的关注。袁丽丽（2008）提出产业结构与城市用地空间结构双优化策略；王晓明（2014）提出“东西联

动”推进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李国平（2016）归纳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和产业优势的地理变迁历

程；梁琦（2014）从空间经济学视角，论述集聚贸易与产业地理的互动性；高云虹等（2016）实证分析产

业转移的空间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王荻、黄松（2011）探讨城市中心区转型的产业升级与空间优

化契合问题；岳芙（2016）探讨城乡一体化下苏南乡村产业空间优化策略。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然而，依然有必要加强中观尺度的省、市层面的案例研究，增强系统性的实证分析，以

便提炼出更具实际操作意义的对策。

由于受自然禀赋、区位优势、开放程度的影响，江苏拥有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梯度[2]，为了控

制经济发展失衡、贫困循环积累、区域贫富分化，江苏一直努力推进区域共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产业

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产业空间是产业阵容与地域载体的有机结合[3]。为了缩小南中北的经济发

展差距，也为了提高产业分布与资源环境的契合度，江苏有的放矢地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空间优化的举

措，不仅增强了区际的要素流动与产业联系，而且提升了空间的使用效率与布局秩序。因此，本文选

择江苏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总结与归纳江苏产业空间优化的经验与模式，为我国其他地区的类似

问题提供借鉴。

二、江苏产业空间优化的实践模式

为了防止产业空间布局的低效或者失衡，江苏将产业空间优化与城市外延扩张、区域融合发展有

机结合，探索实践了一系列推进生产要素空间配置高效化与公平化的方法与模式，取得良好效果。

1. 点-轴开发模式 产业的区位选择总是倾向于投入小而产出大的“优区位”，形成“点”状布

局。“点-轴”开发模式[4]首先围绕“点”进行重点开发，形成增长极，然后以交通线、城市带、信息网为依

托，培育各种发展通道—“轴”，使生产要素向“点”的四周和“轴”的两侧汇集，由点带轴，以轴带面，经纬

交织，最终形成高密度、网格化的产业格局。“点-轴”开发模式顺应生产力在空间上集中与扩散的走势，

利用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经济能量的空间传递，是一种高效率的渐进式开发模式[5]。

为了提升经济空间的组织能力，江苏将“点-轴”开发模式付诸实践：先后推出沿沪宁线开发轴、沿

东陇海开发轴、沿江开发轴、沿海开发轴，使之成为撬动区域空间布局均衡化的杠杆。目前，沿沪宁线

已然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带和国际制造业密集带，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已是网格化的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362页。

[2]江苏南中北地区单位面积创造GDP比值为：10：4.6：2。根据笔者测评，江苏南中北经济发展空间使用效率比值

为：10：5.2：4.9。
[3]郑备：《论四川产业结构优化中的空间协调》，〔成都〕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论文，2006年。

[4]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02页。

[5]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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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状开发。东陇海线上的徐州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连云港的枢纽大港建设成绩斐然，以资源加工

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密集带已成规模。沿江开发轴重点发展装备制造、冶金、化工、物流四大

基础产业，正在成为国际产业投资的密集区、石化类重大项目的优先区、延伸产业链的配套区。沿海

开发轴则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临近深水海港为节点，形成港口、产业、城镇三位一体联动开发格局。

2. 梯度推移模式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部门、工业产品与生物一样会经历创新、发展、成

熟、衰老四个生命阶段。区域经济学者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于空间开发，提出梯度推移模式，认

为产业中的新兴部门发源于高梯度的发达地区，在从创新走向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产业会从高梯度

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进行空间推移，以寻求更适宜的空间场所与更低廉的空间资源。

为了推进区域之间产业空间的动态转承，江苏积极实施产业的梯度推移，鼓励苏南地区将占地

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苏北和苏中转移，以便于苏南“转型升级”、苏中“釜底加薪”、

苏北“雪中送炭”[1]。由于低梯度地区普遍存在着技术与资金两大缺口，而技术的扩散又必须以专业人

才为载体，因而，江苏采取了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以便全方位地满足产业转移的要素

需求。由于企业在一地布局具有资本专用性或沉淀成本，迁出存在着摩擦阻力，为此，江苏给予企业

的跨区域布局行为以政策扶持，以消减部分转移成本；同时，在苏北和苏中设定“绿色”门槛，不让“污

染”随之转移。在产业梯度推移中，江苏还采取“南北共建开发区”、“南北挂钩”等措施，以增强区域之

间的产业联系。南北共建开发区拥有园中园、共管园、托管园等多种运营类型，它有效复制了苏南的

发展经验，减少了苏南产业在苏北的“水土不服”。“南北挂钩”则通过干部的互派，将先进的管理理念

带到苏北，为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创造条件。

3. 产业园区模式 产业园区是为了汇集各类生产要素而创立的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和特定管理方

式的产业协作区。产业园区能够促成互有关联的企业集中布局，节约设施建设成本、综合管理成本与

污染治理成本，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也易于围绕主导产业向下游和上游招商引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因而，产业园区成为产业空间集中布局的重要载体。

江苏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力量一直非常强劲，而建设产业园区则是调控产业空间的有力抓手。

目前，江苏拥有各种类型的开发区131家，贡献着全省一半以上的GDP，其中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科

技园区、物流园区占据主导地位。产业园区对于解决经济起飞时的资金短缺、就业压力、技术落后等

不足以及产业发展中的粗放经营、分散布局、盲目投入等弊端有突出贡献。江苏产业园区采取行政手

段运营、政企合一运营、政企分立运营、公司化运营等方式，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实行政企分立运营，管

理机构精干，效率突出。江苏早期的产业园区普遍采用“筑巢引凤”的开发模式，以“基础设施先行”与

“优惠政策”实现招商引资。近年来，江苏产业园区的引资行为已向“引智”与“选资”转变，依循土地开

发强度指标、来华投资技术含量指标等减少低水平的“洋重复”。同时，将产业园区的建设重点转向人

才队伍、文化制度、诚信机制等软环境的塑造上，以强化园区的学习效应与创新氛围。伴随江苏产业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齐头并进，境外合作园区也“花开四方”，成为江苏产业海外拓展的新增长点。

4. 产城融合模式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开发区建设可谓突飞猛进，其中部分园区不仅实现了产业

的空间集聚，而且也带动了城市的对外扩张。但是，相当一部分园区由于功能单一，虽然定位为城市

外围新区，但却沦为“空城”与“睡城”，不仅因潮汐式交通而增加了主城的拥堵程度，而且也因生产服

务环境不佳而限制了园区的提档升级。为了治理这种产城割裂的弊病，江苏开始遵循“以产促城，以

城兴产，产城一体”的原则，探索推进产城融合发展，通过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的优势互补与共生演

[1]王庆五、吴先满：《江苏决胜全面小康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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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产业区逐渐成长为混合型城市功能区。

为了使得城市外围的产业园区能够成为城市的有机组分，江苏探索推进城区与外围的整体规划

与广域开发，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空间联动效应，使城市组团之间的“要素流”畅通无阻。江苏注

重中心城区与卫星城产业布局的平衡性，鼓励市域内产业的战略协同与错位竞争，支持构建彼此衔

接、互惠互荣、特色鲜明、协同进化的区域性产业体系，以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为依托，创造多样化

的就业机会，配置宜居型的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人口集聚，实现职住平衡。

5. 都市圈协作模式 都市圈是以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核心，突破行政区划束缚，通过相邻城市之

间高效的经济互动与紧密的治理协作而形成的城市空间共同体。为了构筑共赢型的城市关系，在本

世纪初，江苏提出构建“苏锡常”、“宁镇扬”、徐州三个都市圈，并且在全国率先出台都市圈发展规划，

以突破行政区划对规划思维的固有约束。《江苏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部署在江苏构建“一带两

轴、三圈一极”的格局，南京、徐州、苏锡常三大都市圈是重要的城镇集聚空间。在苏中发展会议上，江

苏又提出推进“锡常泰”、“苏通”经济圈建设，使其成为苏中发展的起搏器。

为了提升都市圈的资源聚集度、辐射带动力、综合竞争力，促使更多的“流动资本”地域化，江苏在

市场配置、自主开放的基础上，遵循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原则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原则，积极推进都市

圈内的产业分工协作与产业空间重构。都市圈内的成员城市，通过社会化、统一化的空间治理，克服

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共置设施、共享服务，降低产业的先期开发成本；通过共建市场、组织

创新，推进产业垂直与纵向分工；通过各施其长、错位竞争，避免地区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逐步将都

市圈内各市的相对优势整合为综合竞争优势。

三、江苏产业空间优化的动力机制

产业空间优化是产业的企业部门、生产要素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在地域上迁徙、转移，重新进行空

间配置与要素组合的过程。产业空间优化是一个产业自组织过程，同时也受到政府干预与调控，优化

动力既来自于内生需求，也来自于外部驱动。

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产业空间置换 产业空间是产业结构在地域上的投影，产业结构的调

整势必会引发产业空间的改变。城市土地竞标地租理论认为：城市中各种活动的区位选择取决于土

地利用者所能支付地租的能力。三次产业对于区位的敏感程度、支付地租的能力相差悬殊，单位土地

面积第三产业产值分别是第二产业的十倍、第一产业的千倍[1]。近年来，江苏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普遍

进行着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演化，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与柔性化同步影响着城市的功能分区

与用地结构。根据用地行为的效用偏好与地价杠杆的调节作用，江苏城市的产业空间多数由内至外

呈现出“商业—轻工业—居住—重工业—农业”的圈层式布局结构。由于服务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

不同行业的布局指向各异，因而，江苏一方面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布局的网格化与公共服务布局的均衡

化，另一方面通过构筑中央商务区、创意产业园、科技创业园、软件园、现代物流园、产品交易市场、服

务外包等7种形态的服务业集聚区，有效地实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

2. 生产组织方式变更，促进产业空间演化 为了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产业一般会

选择在优区位上集中布局，然而，当空间集聚达到“拥挤”就会产生污染加重、投入增加、交通拥堵等不

经济现象，于是基于占有市场或者降低成本的考量，产业会向外部空间“有机疏散”。目前，跨国公司

已成为一种新经济组织，推动形成新的国际地域分工，通过“价值链拆分”，实现“大脑”、“手脚”等生产

[1]方维慰：《城市空间结构政府治理的优化》，〔南京〕《学海》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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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空间分割。作为开放型大省，江苏不仅通过建设开发园区、优化投资环境来吸引跨国公司的产

业转移，而且在实践中也借鉴了这种“大脑-手脚”空间拆分的产业布局方式，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

依托，进行产业的垂直分解，将管理职能向城市中心集中，生产职能向城市外围分散，销售职能向全球

延伸。由于在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下，生产要素难以按照市场信号的引导而自由流动，因而，江苏致力

于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将江苏南中北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产业布局，使生产要素可以配

置到边际效益最高的区位。

3. 生态环境约束增强，倒逼产业空间重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步入工业化中期，进入消耗

资源最多，对环境索取最大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在带来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生态赤字。江苏全域

的土壤质量下降，养分肥力失调；大气污染加重，雾霾天气增多；地下水位下降，水域环境恶化。其中，

“太湖蓝藻”事件更是敲响生态保护的“警钟”。面对环境承载力弱化、资源约束力增强，江苏探索通过

提高环境收费、征收绿色税收、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机制，来协调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空间关系，

推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2014年江苏出台《江苏省主体功能

区规划》，综合运用指数评价法和主导因素法，对全域进行主体功能区划，针对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

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功能定位，设置相宜的产业类型。全力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推

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鼓励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生态园区，实行绿色

规划、设计、施工。在新城区的规划中，江苏采取跳跃式、分格式的土地开发模式，将工业区、居住区用

绿色走廊进行分离，以构建“环、廊、区、源”相结合的城市空间。

4. 信息化迅猛发展，推进产业空间虚拟化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空间的互通性很大

程度上弥补了物质空间的割据性，消减了距离摩擦对空间相互作用的制约。对于产业而言，原料、运

费、劳动力、资金等传统区位因子的约束力下降，信息节点、国际门户节点、空港网络节点等新区位因

子的影响力显现。随着产业区位选择自由度的提升，空间的混合使用与功能交叉更加频繁，产业内部

空间从分区走向融合、外部形态从圈层走向网格，产业空间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复合性与弹性化的

特征[1]。作为信息产业强省，江苏积极利用信息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优化生产的地域组织方

式，借助网络技术与信息平台将不同地区的产业部门进行“无形”聚集，通过共享信息、及时反馈、即时

生产来提高生产率。在“互联网+”战略中，江苏许多产业部门都以集成创新的技术手段和战略联盟的

组织形式，塑造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虚拟产业空间。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

链、物流链的创新，构筑以明确的物理空间为核心，以广阔的网络空间为外围的开放型产业载体，以获

得产业空间的灵活性与生长性。

5.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强空间的黏着性 当今世界的产业空间又被称为“光秃秃”的平滑空间，

在一地很难长期地留住企业，当低成本优势消失后，企业就会选择“迁徙”他处。产业转移与企业迁徙

是市场规律使然，是地方经济的“吐故纳新”，也是产业空间的“腾笼换鸟”。江苏一方面理性而包容地

对待产业跨省市转移，如：无锡东日昌轴承、华丰机械等一批超亿元项目迁往安徽郎溪开发区。另一

方面努力增强空间的“黏着性”，通过推进彼此关联的专业化供应商、服务机构、配套设施在地理空间

上的集聚，吸引外来企业常驻于此；通过外来企业的品牌示范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形成“磁场”，吸引

相关企业前来布局，以此循环积累强化一地的凝聚力。近年来，江苏又将塑造富有活力的创新环境视

为增强空间向心力与稳定性的有效途径，积极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开放式的产业科技创新网

络，鼓励企业与“外脑”建立技术创新联盟，部署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将江苏规

[1]杨德进：《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及其城市空间结构响应》，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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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成为科创企业集聚的热土、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创新产品生产的源头。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

打造研发协作链、知识溢出链、技术创新链、文化共生链，以难以模仿和不可交易的学习交流氛围、高

效专业服务、多元文化认同，来吸引外来产业根植于本地的经济土壤。

6. 制定城市开发边界，提升空间使用效率 目前，江苏的土地开发强度（建设用地总量占行政区

域面积的比例）达到21.19%，苏南部分地区开发强度已超过30%的国际警戒线，对环境承载力与生态

容量造成一定的压力。由于耕地后备资源紧张，难以占补平衡，要想控制开发强度江苏只能实行用地

的集约化与布局的紧凑化。为了倒逼各地走存量用地开发之路，江苏在已有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基

础上，在全国率先提出“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凭借城市空间管制这一政策工具，来防止城市粗放蔓延，

实现城市的“精明增长”。“产业布局”是建设用地拓展的重要内容，产业空间也必须框定总量、限定容

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进物理空间“平面”与“立体”的双利用，摒弃以往那种资源要素驱动和增量

空间拉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时，江苏制定土地经济效益与用地面积大小相挂钩的政策，监管项目前

期选址工作，杜绝闲置囤积土地。按照“二次开发”的宗旨，将农村废弃地、其他污染土地、工矿用地转

化为生态用地，如，徐州市将多处矿坑塌陷地整治为生态景观。

四、江苏产业空间优化的新晋机遇

产业空间优化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目前，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

（物质、能量、信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交通高速化、产业柔性化、城市智慧化、市场网络化、管理扁平

化[1]为产业空间优化提供更多可能，江苏将继续强化南京、徐州、苏锡常都市圈的辐射效应，巩固提升

沿沪宁线、沿东陇海线、沿江、沿海发展轴的带动作用，扎实推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全面

启动国家级南京江北新区开发建设。在此基础上，江苏将秉承“江海联动、南北共进、东西合作”的发

展理念，积极谋划新的城市群与发展轴建设，以期在江苏全域构建更加科学的生产力布局。

1. 扬子江城市群的建设 江苏沿江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八座城市，具

有承南启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近年来跨江交流与江海联动日益频繁，因而以沿江八市为基础，构

建扬子江城市群，通过城市群的集体理性行为减少各自为政与同质化发展，将有助于强化江苏沿江城

市在长江经济带中的东部引擎作用。

未来时期，沿江工业将通过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进行去产能、调存量、控增量，推动钢铁、石

化、冶金、建材、船舶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实现生产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布局集约化。依托长江水道

建设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长江下游江海联运港区和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改造提升沿

江各类开发区的品质，淘汰压减化工园区数量，采用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建立沿江产业关联循环体系，

推进现有企业进行跨江合作与兼并重组，鼓励扬子江城市群以产业集群优势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2. 沿宁杭线地区的发展 江苏第十三届党代会提出要对沿宁杭线地区的发展作出谋划和推进。

宁杭线以宁杭高铁为通道，纵跨江苏西南部和浙江北部，全长约249公里。发展宁杭线对于健全长三

角城市群体系、辐射带动泛长三角地区、壮大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宁杭线上的核心城市-南京和杭州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着较强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南京的重工业和

先进制造业发达，且科技创新资源丰富；杭州的旅游业、轻工业比较繁荣，且民间资本实力较强。沿宁

杭线发展战略将推进南京与杭州的竞合发展，两座城市将建设共赢型城市联盟，在产业上将加强招商

引资、人才流动、科技研发的横向对接，促进产业合作的常态化。同时，沿宁杭线发展也将优化沿线地

[1]金碚：《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郑州〕《区域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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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小城市的产业格局：宜兴将利用环科园、开发区两大国家级园区的承载功能，提升产业集群化水

平；湖州将在“工业强市、产业兴市”的基础上，推进“生态立市、开放活市”；溧阳将发挥建筑安装的产

业优势，做优天目湖、南山竹海等旅游品牌；句容将借助南京的科教资源，以“三新”改造食品、纺织、商

贸等传统产业。

3. 沿大运河线的开发 京杭运河江苏段从北至南纵贯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

苏州等八个省辖市，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超过2/3。依靠京杭运河的传导纽带作用，推进运河沿线

地区的联动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将有助于缩小江苏南中北的发展差距，形成合作更紧密、分工

更细致、互动更深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京杭运河的苏北运河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等物资的运

输通道。因而，在此布局需要充分发挥其航运价值，突出其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的区位优势，可考虑建

设集仓储配载、临港加工、货物运输、销售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产业带[1]。苏北地区将积极发展有

机绿色农业、节能环保产业、生态技术产业，探索“非工致富”模式，结合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强化生态

保护和修复。大运河也是一条文化与历史廊道，伴随着“申遗”的成功，体现盐运漕运、风土人情等地

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利用湖泊湿地、古城风貌等景观资源的旅游产业将会向运河两岸汇集，运河产业

带将成为一个集商务、文化、旅游、创意、宜居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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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Model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in Jiangsu

Fang Weiwei
Abstract: To achieve a scientific layout of productivity, guided by location theory, theory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of factor mobility,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ory, Jiangsu Province adopts the model
of point-axis development, the gradient process model, the industrial zone model, the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y, and the model of coordin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as the paths, combining the optimiza⁃
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with orderly urban expans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hieving remark⁃
able success, which can be expanded for reference.

Keywords: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Jiangsu’s economy; point-axi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adi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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